
1 
 

印澳總理連任、川普訪日與印太願景 
 

唐欣偉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就在美國政府在貿易與科技領域加強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的五月，澳

洲與印度的執政黨先後再次贏得國會選舉的勝利。五月二十五日，川普總

統成為日本令和時代第一位到日本接受國賓款待，並與天皇和總理會晤的

外國元首。等到五月底六月初，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赴新加坡

參與香格里拉對話，乃至於六月下旬 G20 大阪峰會時，印太願景中的美日

印澳四國政府首長應該都不會發生變化，而且美日同盟的關係依然緊密。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美國同時對中國大陸、歐洲聯盟、印度與日本

這四大經濟體都施加了經貿壓力。中國大陸沒有像先前的韓國、加拿大與

墨西哥一樣，讓川普的要求得到滿足，也沒有像歐盟、印度或日本一樣，

採取更婉轉的回應方式。於是，美國顯然已將主要矛頭指向北京。從美國

對電信業者華為的做法可以看出，過去美國自由主義派所宣揚的讓市場自

行決定，或是跨國企業能在國際體系中獨立扮演強大角色的論調，如今都

被重商主義乃至於國家安全的理由推到主流視野之外。美國與中國大陸，

或者說是川普與習近平間的權力政治遊戲持續升高。這也使得日本總理安

倍晉三在五月底與川普會談時，能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左右逢源地位—畢

竟北京或華府都有動機爭取東京的友誼，避免日本過度倒向與自己對峙的

一方。 

 

    其實美國在二十世紀末期，也曾對快速成長的亞洲重要國家日本發動

貿易戰，大幅提高關稅、迫使日圓升值，並且在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陷

入長期不景氣之後，贏得最後的勝利。這也使得日本於 1989 年至 2019 年

間使用的年號「平成」，始終與經濟低速成長連結在一起。儘管根據國際貨

幣基金會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數據，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日本數值，於

1991 年時曾達到自身歷史的巔峰，占全球 9%以上，比當年中國大陸的兩

倍還要多，但仍遠不及占全球 21%以上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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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91 年以後，日本的占比幾乎是逐年下跌，不僅未能實現與美國之

間的「權力轉移」，甚至在東亞地區的首強位置也被中國大陸趕過。當中國

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逐漸趕上日本時，東京方面提出了將印度與澳洲拉入

己方陣營，以平衡北京影響力的策略。這就是如今印太願景的起源。那時

日本、印度與澳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大約與中國大

陸的產值相當。不過美國的實力仍遙遙領先，經濟規模還約為中國大陸的

兩倍，所以不覺得有必要多找幫手。當時在印度擔任地方首長的莫迪，還

因為當地宗教動亂事件被美國禁止入境。後來，歐巴馬總統也能與北京維

持鬥而不破的關係，雙方甚至在對抗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上達成里程碑式的

合作。因此其他國家多能在華府與北京間採取「避險」策略，不與任何一

方的關係極度惡化，以謀求自身的利益極大化。 

 

    在川普上台後，其他國家的實力都早已明顯不及中國大陸或美國，所

以更需要「避險」。可是這時的兩大強國對其他國家的姿態卻比歐巴馬、胡

錦濤時期更高，而且兩強間的對立也更明顯，使得其他國家的處境更艱難。

例如原本與中國大陸關係頗佳，並且藉此取得巨額經濟利益的澳洲自由黨

總理滕博爾，就於 2017 年底嚴詞批評北京。次年，在澳洲對華為、中興通

訊下達禁令的莫里森接替滕博爾成為自由黨籍總理。此後該黨雖聲勢低迷，

在選前的所有民意調查中都落後，最後竟然在五月十八日的選舉中險勝。

有媒體指出，執政黨透過負面選舉以及大媒體的支持而勝選。倘若北京曾

期待與自己一樣重視對抗氣候變遷的左翼勞工黨，會取代對自己不友善的

右翼政權，那麼澳洲選舉的結果顯然與此預期相反。 

 

    在澳洲選舉結束後，該國最大的鄰邦印度尼西亞也於五月二十二日宣

布選舉結果，由原本執政的維多多勝選，連任總統。儘管澳洲與印尼都是

G20 的成員，也是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對象，但兩國的重要性都比不上

印度。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今年四月公布的統計數字，印度在 2018 年時的

國內生產毛額，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後，高居世界第三，甚至比印尼和澳

洲總和的兩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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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於 2017 年舉辦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次月，

印度總理莫迪首度與川普總統會談，釋放出共同抵制「一帶一路」的信號。

自同一個月起，印度與中國大陸的軍隊在洞朗地區發生為期兩個月以上的

對峙，情勢之緊張為 1962 年邊境戰爭結束後所罕見。與 1962 年不同的是，

2017 年時的中國大陸與印度都已擁有核子武器，所以開戰的後果也可能升

高到遠比 1962 年時更為惡劣。後來北京與新德里懸崖勒馬，而莫迪又與

2018 年 4 月底前往武漢與習近平會晤，使雙邊關係回穩。 

 

    一年後，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人民院選舉中再次贏得過半數議席，

成為繼國大黨之後第二個曾連續贏得兩次大選的政黨，而且掌控的議席數

比上次勝選時更多。印度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快速，為執政黨連任提供了較

穩固的基礎。不過也有人指責人民黨挑起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間的衝突，

藉以鞏固自身的支持者。今年年初印度遭遇的恐怖攻擊、印度軍的還擊以

及與巴基斯坦的衝突，或許也強化了人民黨的地位。儘管在印巴衝突中，

曾發生印軍飛行員遭對方俘虜的事件，卻未對執政黨的選情造成衝擊。國

大黨贏得的議席數也比上次大選時更多，在西北靠近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

的部分地區，以及最南端的喀拉拉邦與塔米爾納德邦勝選，但印度人民黨

在全印大多數選區都贏得勝利，其勢力範圍的南界已經可與在十七世紀鼎

盛時期的蒙兀兒帝國相比。 

 

    這次領導國大黨的拉胡爾•甘地，出身政治世家，父母分別擔任過印

度總理與國大黨主席，祖母與曾祖父也都做過印度總理。然而拉胡爾•甘

地在國內選舉中的表現，目前仍遠比不上同樣出身顯赫政治世家的日本總

理安倍晉三，也不敵出身較低的莫迪。雖然拉胡爾•甘地的曾祖父尼赫魯

總理曾於 1962 年的戰爭中敗給中共，但大致而言，莫迪的印度人民黨與中

國共產黨的關係更為疏遠。人民黨較其主要對手印度國大黨親美，而且較

為右傾、較富民族主義色彩。莫迪與日本總理安倍晉三的關係也非常熱絡，

兩人會晤頻繁，並且積極推展雙邊合作。這樣說來，莫迪在今年五月帶領

人民黨贏得過半數的人民院議席以及單獨組閣的權力，應為美國與日本政

府所樂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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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莫迪在外交上仍延續新德里傳統的獨立自主路線，並沒有向美國

一邊倒。當美國在 2018 年將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太司令部時，印度並沒

有對此展現出歡迎與積極配合的姿態，也沒有在該年的香格里拉會議中全

面支持美國反中。另一方面，印度在 2017 年與巴基斯坦一同成為上海合作

組織的正式會員國，卻也是唯一一個不支持一帶一路的上合組織正式成員。

此外，印度也和中國大陸一樣，與俄國和伊朗保持友好關係—前三者是上

海組織中最重要的會員，而後者則是該組織中最重要的觀察員，國內生產

總值不僅遠高於白俄羅斯、阿富汗與蒙古這另外三個觀察員的總值，甚至

還凌駕於巴基斯坦、台灣或澳洲之上。印度與日本一樣，都希望與伊朗維

持良好關係。與此同時，印度也與俄國維持軍事合作。由此可見，新德里

不論是對華府或北京都能展現出相當鮮明的自主性。該國在今年度即將登

場的香格里拉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以及大阪 G20 高峰會中的表現，值

得進一步觀察。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